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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多索贝尔 秩序至关重要

序言

费尔南多索贝尔（ ， ）是一位热衷旅行的艺术家，也是具有世界眼光的

思想者和作家。他还是一位开创性的藏家，曾在菲律宾与西班牙分别创办了两座现代艺术博物馆。

他出生于菲律宾一个显赫的西班牙家族，自幼对世界充满广泛兴趣，从而深刻影响了他在素描、版

画、绘画和摄影等领域中的表现主义与抽象创作。

本次艺术展览邀请您与索贝尔一同踏上旅程，前往北美、亚洲与欧洲，回顾他自 年代至

年代的创作历程。您将看到他在波士顿与罗得岛对艺术史和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热情；在马尼拉以

注射器作画的实验；在马德里以黑色颜料于白色画布上构图的精妙手法；以及他对昆卡风景的深情

致敬。我们通过追踪索贝尔的足迹，将会看到现代主义在不同时代与地域所呈现的多样面貌。他超

越了中心与边缘、过去与未来的二元对立。

秩序至关重要。 索贝尔曾如此说。这箴言道出了他创作中姿态的活力与内省的纪律 两者皆为这

位跨洲艺术家艺术理念的核心。在他的作品中，对结构的信仰亦是对痕迹与记忆的信仰。本展览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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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自 索贝尔：过去的未来 项目，该展于 年在马德里普拉多国家博物馆首展， 年于马尼拉

阿亚拉博物馆重新呈现。

沉思僧的半生

索贝尔沉醉于艺术史的魅力，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了文森特梵高于 年创作的《麦田与柏

树》。他被原作中鲜明的色彩、生动的笔触与画面中的生命力深深吸引，这次的尝试也标志着他初

步回应表现主义风格的努力。此 起点 与他最后的作品遥相呼应；那幅画作仍留在他西班牙工作室

的画架上，描绘的是他所居城市中一座横跨河流的桥影。这两件作品虽相隔数十年，却共同构成了

索贝尔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持续展开的对话。

索贝尔常常思索艺术中的时间概念，以及艺术行为本身的 及时性 。他在笔记中曾抄录 时间形状 理

论的奠基者艺术史学者乔治库布勒（ ）的一句名言： 先驱塑造新的文明；叛逆者则

界定正在解体的文明边缘。 而索贝尔，正恰如其人，既是塑造未来的先驱，也是审视当下边界的

叛逆者。从重构梵高，到发展自我语言，他终将这两种角色的愿景实现于笔下。

每一次细化，皆为修行

年，索贝尔进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历史与文学，重点研究西班牙剧作家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

卡（ ）的作品。他为洛尔卡的讽刺剧《佩尔林普林先生与贝丽莎在花园里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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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绘制插图，并以洛尔卡戏剧中的主题与冲突

为题撰写毕业论文。大学期间，他活跃于社交圈，曾为福克斯俱乐部（ ）绘制壁画，创作

讽刺漫画，并与版画家和图书馆员合作交流。

索贝尔活跃于波士顿艺术圈，与画家吉姆普弗尔（ ）、里德冠军（ ）、

杰克莱文（ ）、海曼布卢姆（ ）交往频密，也与诗人德尔莫施瓦茨

（ ）与斯蒂芬斯彭德（ ）保持联系。他亦与画家兼装置艺术家的

表亲阿方索奥索里奥（ ）书信往来，互通创作心得。

年，在罗德岛设计学院求学期间，索贝尔参观了马克罗斯科（ ）的一场展览，并

声称这次的观战体验 令我彻底震撼 。正是在美国，他迈出了成为职业艺术家的第一步。从一名文

化与艺术史的学生，他逐步磨炼自我，并在与罗斯科、弗朗茨克莱因（ ）等艺术家的交

流中，吸收表现主义、讽刺艺术、包豪斯设计与摄影等不同潮流，逐渐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视觉语言

与想象空间。

索贝尔以每一次创作的细化与沉思，不断雕琢自我。他不是孤立的天才，而是一位开放的学习者，

在艺术与思想的激荡中，逐步成形。

色域之上，线如丝

年代的马尼拉正值现代主义兴起之际，逐步迈向非具象艺术的探索。这是一种不再描绘可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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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艺术语言。在这一进程中，索贝尔站在潮流的前沿。他深受亨利马蒂斯（ ）的

创作理念启发，尝试立体主义与非形式主义的技法，却始终与菲律宾本土的文化与物质形态保持紧

密联系。他强调结构的预设性而非完全依赖直觉，从传统之中提炼出关键母题与形式，如宗教游行

中所用的 （神轿）。

当代的菲律宾现代主义者将索贝尔视为同道中人；对他们而言，他既是创作者，也是支持者与倡导

者。他曾两度担任菲律宾艺术协会主席，活跃于菲律宾艺术画廊，并与菲律宾现代主义的重要人物

共事。他慷慨收藏菲律宾当代艺术作品，并于 年将部分藏品捐赠予亚典耀大学，创设菲律宾首

座现代艺术博物馆，亚典耀艺术馆（ ）。

忠于他一贯的国际视野，索贝尔亦教授现代与 东方 艺术课程，收藏亚洲艺术家的书法与作品，如

日本艺术家棟方志功（ ō），并居于一栋日式建筑中。在马尼拉生活期间，索贝尔巧

妙地改造日常注射器（去除针头），以控制细长而连续的颜料线条，使其在画面上自然流淌。这项

实验发展成名为《 》的系列作品。 既是 箭矢 ，亦是 圣歌 、 脚手架 、 蛋糕上的糖

霜 或 沙纹庭园 的意象。此系列成为索贝尔艺术生涯中的标志性成就，也为现代主义的语汇贡献了

一种独特表达。

带有自我矛盾的运动

年，索贝尔定居马德里。他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抽象语言，发展出更为细腻的调色与网格结构，

同时获得国际艺术界的广泛关注。早在 年，他已入选纽约所罗门 古根海姆美术馆的西班牙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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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群展； 年，又代表西班牙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并参展伦敦泰特美术馆的西班牙现代绘画回顾

展。

这一时期，他创作了《黑色系列》（ ），标志性地以黑色颜料在白色画布上涂染、晕

抹，既像书法，又近于非形式主义（ ）的自由笔触。这些作品的动人之处，在于整体黑

白对比的强烈视觉冲击之中，隐藏着通过干刷技法达成的微妙层次与笔触方向的暗示 笔法既模

糊又清晰，既遮蔽又揭示。

在愈发熟练地掌握抽象表现及其多样变体之后，索贝尔持续展开他与欧洲与北美艺术史艺术家的对

话。他细读洛伦佐洛托（ ）与约翰辛格萨金特（ ）等人的作品，

在博物馆与画册中体察其形式语言，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引用、回应、转化。

画中的光

早在 年代，索贝尔便已开始构想为自己的收藏建立一座博物馆。 年，他造访马德里外的

一座古城，昆卡（ ），并被其自然地貌与中世纪城垣深深打动。三年后，即 年，他与

艺术家古斯塔沃托尔内尔（ ）合作，在悬崖边的其中一间 悬屋 （

）中创建了西班牙抽象艺术博物馆（ ），专门呈现战后西

班牙的抽象艺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创始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 ）曾称其为 世界上最

美的小型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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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卡的岁月里，索贝尔的创作变得尤为敏锐。他回应着周遭景象：他称之为 （风景）的

峡谷、山谷中的民居、高原、胡埃卡河与胡卡尔河的流域。他的《风景系列》（ ）与《白色

系列》（ ）便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二者均深度探讨了绘画中 线条 与 色彩 的角

色。在这些接近单色的实验中，他逐渐模糊了形与地的界限、空间与隐喻的差异、以及以太与渍痕

的分野。

索贝尔亦曾拍摄一群少年踢足球的画面，并将照片中动态的模糊感转译为绘画语言。他曾思索道：

我想，行动绘画（ ）与那种试图分析运动的绘画之间的区别十分微妙，但确实存

在。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与哈佛的 世界之树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与建筑师协作组（ ）成员在理查德利波尔德（

）的雕塑作品《世界之树》（ ）前合影，地点位于哈佛大学哈克尼斯公

共楼（ ），约摄于 年代。

图中顺时针方向由下至上：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罗伯特麦克米兰（

）、本杰明汤普森（ ）、路易斯麦克米伦（ ）、诺

曼弗莱彻（ ）、约翰哈克尼斯（ ）。

图片由柏林包豪斯档案馆（ ）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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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贝尔十分珍视哈佛大学浓厚的文化氛围。他尤其受到现代艺术思想的吸引，这些思想由瓦尔

特格罗皮乌斯在哈佛建筑系的教学中引入（格罗皮乌斯于 至 年担任系主任）。格罗皮

乌斯也是德国包豪斯学派的创始校长，该学派致力于探索艺术、设计与建筑如何回应 世纪城市

化与工业化的现实。对于正在形成个人艺术语言的索贝尔而言，这些观念提供了开放而激进的视

野，让他认识到结构、秩序与跨学科整合如何成为现代艺术不可或缺的构成。

这些幻灯片用于哈佛大学艺术史课程 从美国独立战争至今的美国艺术 。

索贝尔于 年选修该课程，并在课堂上临摹了部分投影作品的图像。他的课堂笔记页可在展厅

中的相关视频中一览。

幻灯片为数码化玻璃幻灯片，视频长度待确认。

图片由哈佛大学美术图书馆特藏部提供。

费尔南多索贝尔

《手持单簧管的吉姆普弗尔肖像》

约 年

油彩木板

马里奥与咪咪奎私人收藏

索贝尔在 年结识波士顿艺术家詹姆斯（ 吉姆 ）普弗尔（ ）与里德冠军

普弗尔（ ）夫妇。在他艺术实践初期，两人以非正式的方式指导他，并于

年协助他获得罗德岛设计学院（ ）的驻地艺术家机会。在 期间，吉姆普弗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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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贝尔石版画与雕刻技法。

弗朗茨克莱因

（ 年生于美国， 年卒于美国）

《无题》

年

合成聚合物颜料，电话簿纸本

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馆藏，堪培拉

年购藏

尽管索贝尔的收藏以菲律宾与西班牙艺术为主，他亦涉猎其他国籍艺术家的作品。他曾收藏美国

画家弗朗茨克莱因（ ）的一件作品。克莱因以其简化的黑白抽象绘画著称，其美学倾

向显然与索贝尔产生共鸣。 年代，索贝尔发展出属于自己的黑白抽象系列《黑色系列》

（ ），延续并转化了这一视觉语言。

阿方索奥索里奥（ ）

（ 年生于菲律宾； 年卒于美国）

《 〈小魂〉》（ ）

年

混合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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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藏

阿方索奥索里奥是索贝尔的亲戚与挚友，和索贝尔一样，拥有多元文化背景。他八岁前生活在菲

律宾，之后赴英、美求学，在哈佛大学与罗德岛设计学院研习美术。他亦是众多艺术家的重要支

持者，曾收藏尚杜布菲（ ）、杰克逊波洛克（ ）与李克拉斯纳

（ ）等人的作品。

奥索里奥的创作形式多样，包括细致的超现实主义素描、蜡阻绘画、抽象表现主义作品，以及他

著名的 集群 （ ）系列 以各类物件拼组而成的装置艺术。

年，奥索里奥的作品在马尼拉展出时，索贝尔笔下的描述充满了敬佩： 炫目、技艺惊人、极

度艰深。 本次展出的这件 集群 作品，正是献给索贝尔之作，见证了两人深厚的艺术友谊。

群展标签

索贝尔不仅是艺术家，亦是学者。他研究 至 世纪西班牙殖民时期的菲律宾宗教雕塑，并于

年出版重要著作《菲律宾宗教图像》（ ）。他积极搜集此类雕

塑，同时绘制多件公共与私人收藏品的图像。

这些雕塑成为他探索现代艺术的重要灵感来源。他尤为着迷于 ，一种用于宗教游行的神

轿，并多次以此为题创作作品，包括一件石版画与 年的绘画作品，该画装裱于他亲自设计的

画框中。这幅作品获得菲律宾艺术协会年度绘画比赛一等奖，确立了他作为菲律宾重要艺术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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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大卫科尔特斯梅达利亚

（ 年生于菲律宾； 年卒于菲律宾）

《费尔南多索贝尔讲授艺术与一位学生的倾听（二）》

年

钢笔墨水纸本

菲律宾文化中心藏

除了艺术创作，索贝尔作为学者与思想者，对菲律宾艺术界产生深远影响。他在亚典耀大学教授

多门艺术课程，包括 当代绘画导论 、 艺术鉴赏 及中、日艺术专题课。他的学生，包括正式与非

正式的听课者，后来成为菲律宾艺术界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与艺术家丈夫阿图罗卢斯共同经营

卢斯画廊的特西奥赫达 卢斯；艺术评论家艾丽斯科赛腾（ ）、利奥尼达斯贝内萨

（ 与伊曼纽尔（ 埃里克 ）托雷斯（ ）；建筑师雷安德

罗洛克辛（ ）；以及后被誉为国际动态艺术先锋的大卫梅达利亚（

）。

贝拉明楼，亚典耀大学

图片由亚典耀大学档案馆提供

年，索贝尔以其个人收藏为基础创立亚典耀艺术馆（ ），最初设于亚典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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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贝拉明楼（ ）内的一间教室。这是菲律宾首座现代艺术博物馆，馆藏涵盖索贝

尔及其同代艺术家的作品，包括赫南多 奥坎波（ ）、比森特马南萨拉

（ ）、安妮塔玛格萨赛 霍（ ）、罗密欧塔布埃纳（

）、李阿吉纳尔多（ ）、阿图罗卢斯（ ）、洪救国（

）、何塞霍亚（ ）与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 ）等人。

亚典耀艺术馆的首任策展人为诗人兼评论家伊曼纽尔（ 埃里克 ）托雷斯（

），他曾是索贝尔的学生，任内持续拓展该馆对菲律宾现代艺术的收藏脉络。

刘国松

（ 年生于中国）

《高处曲折》

年

水墨设色纸本

私人收藏

索贝尔对书法艺术的历史与当代表现，以及中日艺术均抱持浓厚兴趣。 年，他在刘国松于马

尼拉举办的个展上购入两幅作品，其中之一便是本件《高处曲折》。

费尔南多索贝尔

《轻声低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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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不详

水墨，宣纸

艺术家赠予

亚典耀大学亚典耀艺术馆馆藏

索贝尔曾创作少量书法作品。本幅作品中的字形或许并无可辨意义，显示他对书法的兴趣更侧重

于其作为抽象形式的美感，而非文字本身的含义。在亚典耀大学的课堂上，他曾将书法作为抽象

艺术的一种形式加以探讨与讲解。

费尔南多索贝尔

《幻象》（ ）

年

油彩画布

洛佩兹博物馆与图书馆馆藏

《幻象》属于索贝尔的《黑色系列》（ ）。在早期《 》系列的基础上，他进一步

推进抽象实践，将色彩限定为黑与白，以剥离画面中的视觉 干扰 。其中白色即为裸露的画布本

身。线条与模糊、拖曳的颜料痕迹，共同彰显他对运动或振动的视觉表达之探索。

索贝尔曾于 年将此作纳入其代表西班牙参展威尼斯双年展的展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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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多索贝尔

《少女之梦（二）：与洛伦佐洛托的对话》

年

油彩画布

毕尔包美术馆馆藏， 年购藏

索贝尔时常借由文艺复兴画家洛伦佐洛托（ ）创作的《贞洁的寓言》（约 年）

开展自己的习作与绘画探索。此作便是他对洛托构图的抽象化回应：画面中那一缕白色，象征原

作中爱神小天使撒落在贞女身上的花朵；其余元素则被简化为阴影，以及褐、黑、灰等低饱和色

调。

索贝尔曾说： 草图帮助我记住一个想法；素描将其固定；习作试图将其实现。这个过程是不断剔

除干扰的过程，而最终的绘画应是对最初想法最清晰的实现。

普拉多博物馆内部，马德里，西班牙， 年

索贝尔喜爱造访西班牙马德里的普拉多国家博物馆（ ），从欧洲大师的

作品中汲取灵感。他曾据弗朗西斯科戈雅的《 年 月 日》与弗朗西斯科苏尔巴兰的《圣彼

得诺拉斯科的异象》（ 年）创作个人版本。他在普拉多尤为欣赏的艺术家还包括胡

安范德哈门（ ）、彼得保罗鲁本斯、埃尔格列柯与迭戈委拉斯开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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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师作品为索贝尔提供了构图与色调上的启发。他常以素描记录初步构想，之后以油彩在画

布上实现自己的图像构成与形式探索。

《阿德里安库尔特》内页插图，作者劳伦斯 博尔， 年由范赫罗克姆出版社出版

费尔南多索贝尔档案馆，胡安马奇基金会图书馆与研究中心，马德里

索贝尔足迹遍及多国，乐于参观博物馆，并时常现场素描所见之作。他亦十分珍视藏书，从中欣

赏并引用他未必亲见的绘画。例如，他曾依据荷兰画家阿德里安库尔特（ ）《芦笋

静物》（ 年，藏于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创作作品， 而这些画作极可能源自他在本书中见

到的图像，而非面对原作。

索贝尔的部分藏书已捐赠予马德里的胡安马奇基金会与马尼拉的亚典耀艺术馆。

费尔南多索贝尔

《洗手台上的自画像》

约 年代

照片裱于卡纸

海梅与贝阿特丽斯索贝尔德阿亚拉捐赠

阿亚拉公司收藏

借展于阿亚拉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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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贝尔在欧洲旅居期间拍摄的摄影作品于 年首次在马尼拉菲律宾艺术画廊展出。他对摄影的

探索深刻影响了他对抽象绘画的投入。他曾写道： 我觉得，摄影保留图像的能力远胜绘画所能。

我感到有责任继续绘画，但已不再执着于再现。

费尔南多索贝尔

《足球 》（ ）

年

油彩画布

私人收藏

索贝尔常以同一主题反复创作，借由构图、媒材与色彩的变化进行实验。 足球系列 即是一例，

他以摄影、素描、版画与绘画等多种形式捕捉球员奔跑中的身影，画面既有具象描绘，也有抽象

化的动态痕迹。

索贝尔在昆卡时期持续从事摄影创作，并视其为另一种形式的素描。他将素描与摄影并用，作为

记忆的工具，帮助自己记住构思，并记录对特定图像的初始感受。他细致地保存这些图像资料，

因为他深知其中蕴藏着转化为未来作品的潜力。

费尔南多索贝尔

《风景二十六》（ ）

年

油彩、石墨，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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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马奇基金会藏，马略卡马奇基金会美术馆

在 年的一次访谈中，索贝尔阐释了《风景》系列的创作过程：

《风景》是基于我窗外的景致创作的。当我凝视它时，会看到许多我其实并不感兴趣的事物：房

屋、道路、色彩、飞鸟等等。你可以把这些称为风景的轶事。那么，真正吸引我的是什么？找出

答案的过程，就是一幅画的诞生史。这是一种剔除的过程，即逐步移除那些轶事与干扰元素。当

我删去房屋、树木、道路时，这幅风景便渐渐转化为我的风景。我继续删减，去除那些限定特定

时间点的地方色彩。最终，画面中只剩下一种结构与某种光感。这是画作的光，而非某一瞬间的

光。换句话说，最终呈现的，是我记忆中的那幅风景。

而最奇妙之处在于，如果我成功地为自己的记忆赋形，那么我也赋形了观者的记忆。那画面不再

只是我的风景，也成为了他的风景。

卡洛斯绍拉（ ）

（ 年生于西班牙； 年卒于西班牙）

《昆卡》（ ）

年

胶片转数码录像

分 秒

著名西班牙导演卡洛斯绍拉（ ）是画家安东尼奥绍拉（ ）的兄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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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影生涯正是从这部关于昆卡的纪录片开始的。绍拉从其导师、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导演路易

斯布努埃尔（ ） 年的影片《无面包之地》（ ）中汲取灵

感，以现实与诗意交织的镜头语言描绘这座城市。

• 


